
基于多维分析的成都城市空间演变考察

李建兴 1,2,3，陈锦富 1,2,3*，索世琦 1,2,3,4，覃文柯 1,2,3

（1. 华中科技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2. 自然资源部城市仿真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430074；
3. 湖北省城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4.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14）

摘 要：为深入分析成都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因素，进而剖析演变机制，探析演变的内在规律，从而为引导城市空间合理发

展，提升城市空间治理水平提供参考。影响城市空间演变的因素非常复杂，但现有研究多从一个维度或视角出发，利用的数据

类型也比较单一，而从多维视角综合运用多种数据和方法进行分析尚存在不足。为全面深入探究此问题，本研究综合运用空间

分析法、历史考察法、对比分析法等，从行政区划、夜间灯光、土地利用、城市规划等多维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城市空间演

变的长时段分析，发现自然地理、政治政策、经济技术、文化社会是影响成都城市空间演变的主要因素。因此，合理引导城市

空间发展需要尊重城市自然地理格局、遵循经济技术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城市文化社会因素，综合运用国土空间规划、城市空

间治理、城市文化塑造等多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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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eply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Chengdu’s urban spatial evolution and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exploring the internal

laws of evolution,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guiding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urban space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urban space gover-

nanc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pace are very complex, b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mostly starts from one dimension or per-

spective, and the data types used are relatively simpl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in the analysis of multiple data and methods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study this problem, we comprehensively used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his-

torical investigation metho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long-term evolution of Chengdu’s urban spac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night light, land-use, urban planning and other dimensions. It is found that natural geography, politi-

cal policy, economic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society are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spect the urban natural geo-

graphical pattern, follow the law of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fully consider the factors of urban culture, and comprehensively

use the means of land and space planning, urban space governance, and urban culture shaping, so as to effectively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ur-

ba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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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提高城市规划、建设、

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而城

市空间发展是城市发展的重要体现，但却并没有完全

被纳入到城市发展的范畴去研究，因为城市发展主要

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维度去探讨，而城市空间发展

主要从物理空间的维度去探讨，但实际上，城市空间

的发展演变与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不可分

割。因此，研究城市空间演变的规律，对于合理引导

城市发展，提升城市空间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城市空间的发展演变受诸多因素影响，并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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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空间形态具有历时性和动态性，它以独特的方式记

载着城市自身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反映出城市发展变

化的空间形态特征”[1]。因此，对于有着3 000多年历

史，2 0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成都而言，进行短时

段的研究难以发现其演变的规律，因此本文综合运用

多种方法从多维度进行分析，并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

时段中进行考察，着力发现其演变的内在规律，为特

大城市空间治理提供借鉴。

1）关于城市空间研究的趋势。通过中国知网搜

索到“城市空间”相关研究文献 874条（含核心期刊

论文、会议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和图书摘要），运用

Citespace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并筛选出10个关键词

（见图1）。

图1 城市空间相关研究文献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

从10个关键词可以发现，对“城市空间”的研究

主要有 2个方面：一是对空间结构的研究，如“空间

结构”“空间格局”；二是对空间变化的研究，如“空

间演变”“时空演变”“城市扩张”。并且“城市空

间”与“城镇体系”“城市化”密切相关。

然后，再对关键词突现时间与强度进行分析。从

25个关键词的突现时间和强度可以发现，研究热点由

城市空间结构，如“空间结构 3.92 （2006-2009） ”

“ 空 间 格 局 6.45 （2014-2019） ”“ 空 间 分 布 1.62
（2014-2015）”向城市空间变化转变，如“演变规律

3.83（2012-2013）”“时空演变4.63（2020-2023）”。

从中还可以发现当前的研究热点有 3个：“时空演变

（2020-2023）”“影响因素（2020-2023）”“产业集

聚（2021-2023）”。

2）关于城市空间演变的研究。近年来，关于城

市空间演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2个方面，一是城市

空间演变的特征，二是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因素。

3）关于成都城市空间的研究。近年来，关于成

都城市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3个方面。一是对城

市空间治理的研究。分别从生态环境治理和城市空间

治理视角，分析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1-2]。二

是对城市空间特性的研究。从城市空间的流动性及其

空间效应出发，揭示城市空间流动性的特征，提出空

间规划策略[3]；通过识别3种城市空间形态基因，并分

析其空间组成和构建规则，探索城市空间形态基因的

表达与传承规律[4]。三是对城市空间演变的预测。通过

对 60 a成都城市空间演变的考察，分析了面临的问

题，并提出对策；通过对成都现状特征的分析研判，

提出探索全域空间转型的路径[5-6]；基于大都市区形成

的视角，探讨了成都大都市区发展的趋势；采用元胞

自动机模型，对成都城市空间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

预测[7-8]。

从以上梳理可以发现，“城市空间演变”是当前

的研究热点。目前，不同学科的学者运用不同的理

论和方法对城市空间演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富

的成果，主要从土地利用、人口分布、创新因素、

技术因素、交通站点、行政区划调整、城市文化等

方面探讨城市空间演变特征，分析影响城市空间演

变的因素。但现有研究多从一个维度或视角出发，

利用的数据类型也比较单一，而从多维视角综合运

用多种数据和方法进行分析尚不足，鉴于影响城市

空间演变的因素非常复杂，需要从多维度进行分析

研究。就成都而言，研究进展与成都城市空间发展

不匹配，明显滞后于城市发展速度，并且存在以下

不足：对城市空间演变的分析过于宏观，运用的分

析方法比较单一，长时段的研究也很缺乏，造成对

城市空间演变特征的刻画、影响因素的分析和演变

规律的揭示尚不够深刻。

造成以上研究不足的原因为城市空间演变受自

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双重影响，自然学科的研究主要

刻画城市空间演变的格局、特征，以及对背后的自然

影响因素的分析，而对社会影响因素的分析不足。社

会学科的研究，由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无法精准刻画

城市空间演变，主要侧重于对城市空间演变的社会影

响因素的分析。因此，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的方法精

准刻画成都城市空间演变的格局与特征，然后多维度

分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深刻揭示城市空间演变的规律

和机制。

1 成都城市空间演变分析

1.1 基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空间演变

行政区划往往匹配着一定的行政资源、行政管

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等，行政区划的调整可

以影响城市空间的发展，城市空间的发展反过来也会

影响行政区划的调整。因此，有学者指出：“撤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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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设区从属于权力调整，隶属社会转型的范畴，进

而解构与建构了城市空间”。新中国成立以来，成都

市区的行政区划调整经历了 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1950年代以府南河（锦江）为界，河内设东城区和西

城区 2个主城区，河外设金牛区、青白江区和龙泉驿

区3个郊区。第二个阶段，1990年代撤销东城区和西

城区，设置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和成

华区5个城区；1996年设立成都高新区。这次行政区

划的调整基本奠定了成都中心城区的基础。第 3个阶

段，2000年之后，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展，表现在行政

区划调整上主要为撤县设区，2002年新都县、温江县

撤县设区。进入 2010年之后，随着经济功能区的发

展，2014年设立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2020年设成都

东部新区；撤县设区仍然继续，2016年双流县撤县设

区，2017年郫县撤县设郫都区，2020年新津县撤县设

区（据《成都年鉴》）。

1.2 基于建设用地和夜间灯光数据的城市空间演变

结合统计数据、城市建设用地和夜间灯光数据分

为4个时段进行分析：第一个时段（1980—1990），这

一时段城市空间增长比较缓慢，1980年成都中心城区

面积 60 km2，1981年市域城镇人口 137.6万；1990年

成都中心城区面积74.4 km2，城镇化率为38.7%。第二

时段（1990—2000），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实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激发了经济发展活

力，因此这一时段城市空间增长非常快，中心城区面

积增长近3倍，2000年成都市中心城区面积达200 km2

以上，市域城镇人口 596.75万，城镇化率达 53.72%。

第三时段 （2000—2010），城镇人口增长近一倍，

2010年成都市域城镇人口 923.70万，中心城区面积

增长近 3 倍。第四时段 （2010—2020），这一时段

市域城镇人口增长幅度不大，2020 年成都市城镇

人口 1 650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8.77%。中心城区

面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2020年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

975.3 km2，但郊区县市逐渐发展起来，2020年成都市

域建成区面积1 286.2 km2，从2020年夜间灯光也可以

明显看出这一现象（见图2、3）。
2 成都城市空间演变特征分析

2.1 市域空间布局

1）内部优化。根据城市发展需要，采取调整城

区设置和撤县设区2种方式来优化城区布局。1990年
代将东城区和西城区调整设置为 4个区，加上金牛

区，构成了主城区。“调整后的中心城区采取了城区

带乡的模式，改变了过去环形包围、城乡交错的局

面”（阎星等）。进入 2000年之后，开展了撤县设区，

2001—2020年间有 5个县撤县设区。同时，根据经济

发展的需要设立 3个功能区，兼顾了行政管理和经济

发展的需要。

2）外部扩展。在广域市制下，市域空间规模对

城区的空间演变有着重要影响。1976年，将温江地区

的双流、金堂 2个县划归成都市管辖，成都市域面积

达到3 861 km2，使“成都的市制逐步由城镇型行政建

制向城乡合治的一般地域型行政建制转型，城市开始

向乡村扩张” [9]。到1983年，将温江地区的温江、新

都、郫县、新津、彭县、灌县、崇庆、邛崃、蒲江、大

邑10个县全部并入成都市，市域面积达到12 390 km2；

2016年，将资阳市代管的县级简阳市改由成都市代

管，市域面积达到14 312 km2。

2.2 城市空间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在两江（府河、南河，也称

锦江）之外大量建设新区，使历史上环抱城市的府

河、南河，逐渐成为城区的内河，城市格局由“二江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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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成都建成区面积演变图（1980—202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成都30 m用地数据分析绘制。

2020年

1980年

2010年

1990年

2018年

2000年

图3 成都夜间灯光演变图（1980—202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成都夜间灯光卫星影像分析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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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城”演变为“江环城中”，这“是自晚唐以来成都

城市格局的重大变化”[10]。随着中心城区与周边中小

城市之间大量快速通道的建设，联系日益密切，以中

心城区为核心的成都平原都市圈正在逐渐形成。成都

城市格局由同心圆圈层结构，逐渐向以中心城区和众

多卫星城有机组成的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城市格局演

变。2021年11月8日，国家发改委批复成都都市圈发

展规划，促进了都市圈的进一步发展。

2.3 城市空间形态

改革开放初期，成都城市空间形态表现为单中

心结构引导下的“同心圆”式扩展，改革开放后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中心城区压力不断扩大，

1990年代提出城市向东、向南发展战略，并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城市规划在引导城市空间演变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1）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到 1994年

底，无论是城市建设规模还是人口规模均已突破了当

时的城市规划规模，因此修编了城市总体规划。该版

规划提出了城市向东向南发展的总体空间发展方向，

对中心城区东郊工业结构进行调整，提出退二进三策

略，促使城区沿东、南 2个轴线，以组团式和带状结

构向城东、城南浅丘台地扩展，保护西北优良耕地。

此版规划中包含成都市政府机关南迁，以吸引人口和

资源由中心城区向外围转移，根据规划将市政府第一

和第二办公区迁往城市新区，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单位

迁出政府大院，以缓解该地段的交通压力。2006年之

后成都市委、市政府及其部门陆续由“青羊区”南迁

至高新区，在城东和城南逐渐形成 2个副中心，单中

心同心圆圈层结构也逐渐被打破。在2000年之交实施

了“五路一桥”工程，即修建成都三环路，贯通郊县

（市），促进卫星城镇发展，缓解中心城区压力；加强

向东的交通联系，修建成洛路、成龙路、老成渝路，

加强向东的交通联系，引导城市向东发展；加强向南

的交通联系，修建人民南路南延线和火车南站立交桥

工程，引导城市向南发展。

2） 2007年成都被列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在此背景下，2011年成都修编了城市总体

规划，确立了“双核”（以中心城区和天府新区为双

核）、“六走廊”的城镇发展空间格局，引导城市空间

以扇叶状向外发展。

3） 2017年版总体规划提出“一心两翼三轴多

中心”的网络化市域空间结构（“一心”指城市绿

心，即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两翼”指主城区和东

部区域中心城市；“三轴”指城市东西轴线、城市南北

中轴和沱江发展轴；多中心指各区（市）县核心区），

从而促进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推动城市空间形态从

“两山夹一城”向“一山连两翼”转变。

4） 2019年中央启动了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成都

编制了《成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延续了 2017版

“一心两翼三轴多中心”的城镇空间格局，并融入了

公园城市理念，实施“东进、西控、南拓、北改、中

优”的空间战略。

3 成都城市空间形态识别与分析

3.1 空间形态识别

关于城市空间形态的测度方法主要有形状率法、

形状指数法、圆形率法和外接圆法等，本文主要采取

形状率法和形状指数法对成都城市空间形态进行测度

和识别。

1）形状率法。该方法由豪顿（Horton1）于1932年
提出，采用城市建成区面积与建成区最长轴平方的比

值来衡量，属于城市外轮廓形状率的测度方法。因为

这种方法只考虑了建成区最长轴因素，所以不能完全

反映建成区外部形状的多样特性，但也是一种测度城

市空间形状的重要方法，其表达为：

Q =A/L （1）
式中， Q 为形状率； A 为建成区面积； L 为建成区最

长轴长度。

在这种测度方法中， Q 以π/4 （即 0.785） 为参

照，当 Q ≥0.5 时，空间形状为团块式形态，并且当

0.5≤ Q ≤0.785 时，表明形状紧凑度较高；当 Q ＜

0.5 时，城市空间形态表现为轴向发展或呈带状。

分别将成都 2001年、2007 年和 2018年的建成区面

积和建成区最长轴长度数据分别代入以上公式，计算

结果如下：2001年为 0.73，2007 年为 0.65，2018 年

为 0.81。由此可见，2001年和 2007年成都的形状率

指数在 0.5~0.785之间，表明城市空间紧凑度较高；

2018年超出这一范围，表明开始向轴向发展。

2）形状指数法。Boyce 和 Clark于 1964年提出形

状指数测度法，这种方法与形状率法类似，也是以标

准圆形为参照，将研究对象与其进行对比，计算出相

对的形状指数，从而识别城市空间形态特征，其表达

式如下：

（2）SBC =å
i = 1

n
|

|

|

|
||

|

|

|

|
||
100ri

å
i = 1

n

ri

- 10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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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BC为形状指数； ri 为从城市空间的“优势

点”（即城市空间形状的几何中心或者城市的CBD 中

心）到该城市边界的半径长度； n 为半径的数量（半

径之间的角度要相等）。根据 2018年成都建成区面

积，半径数 n 取16 来进行计算，结果见表1。
表1 成都城市空间形态指数计算结果表

年度

形状指数

1980年
15.28

1990年
13.00

2000年
14.14

2010年
17.99

2018年
21.05

王新生等[11]运用城市形态指数法对城市空间形态

进行了系统研究，构建了城市形态识别指数标准和识

别图谱（见表2和图4）。
表2 城市空间形状指数参照表

圆形编号

11
3
4
6
9
7
2
13
12
1
14
10
8
5
15

图形类型

圆形

正八边形

正八边形

菱形

正四边形

矩形

矩形

星形

H形

长条矩形

X形

带状矩形

线状矩形

线状矩形

直线

形状指数

0.000
1.960
2.060
9.656
9.658
25.286
33.041
34.852
49.706
59.880
66.366
90.851
94.011
122.404
187.500

13

3 4 2 1
8

7
6

11
12 15

14

10
5

3

9

图4 城市空间形态识别参照图谱

将计算结果对照参照指数和图谱，可以发现

1980—2018年 5个时间节点的成都城市空间形态指数

均介于正四边形和矩形之间。

3.2 成都城市空间形态形成的机理解析

根据陈岚 [12]的研究，将城市形态模式分为 4类，

成都属于典型的“平原型”，这与上面关于成都空间

形态的识别相一致。平原地区典型城市空间形态模式

表现为块型和卫星城（新城） 2种具体方式，成都属

于块型。

简言之，成都城市空间形态主要受地理因素与经

济发展规律叠加影响而形成。从地理因素讲，由于

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城市发展受自然因素的限制较

小，可以集约化发展，由此往往使城市以同心圆式向

外不断均衡扩展，从而形成团块状。从经济因素分

析，根据丁成日等[13]的研究，城市边缘用地的发展要

受土地地租、开发成本、资本及收益等因素的影响，

其开发区位与建成区密切相关。在交通易达性和规模

经济效益导向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会产生空间集聚效

益，从而使城市空间从建成区周边不断向外围扩展，

并且以成片成块的模式开发。这种成片成块的城市开

发模式会产生一个强大的磁力核心，在此核心磁力的

吸引下，会将城市主要功能集聚到城市中心，从而使

城市围绕着中心以同心圆方式向四周扩展。随着城市

人口的快速增加，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容纳或疏散不断

集聚的产业、人口等，城市就会不断均衡向外蔓延，也

就是“摊大饼”式的发展。

4 成都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因素

在城市空间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城市的空

间形态，城市空间形态是特定地域空间内的实体环境

与各类城市活动的集合，影响其演化的因素非常复

杂，就成都而言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4.1 自然地理因素

由于成都西部平原，东部浅丘的地形，使城市空

间主要向西扩展。改革开放以来，成都中心城区不断

突破府河、南河两江环抱的界限，向外扩展。1990年
代，通过规划引导、交通引导、行政中心搬迁引导等

诸多措施，但向西发展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规划引

导向东发展，由于受龙泉山的阻隔，虽然对淮州新

城、简州新城等新区进行了布局，但效果并不明显。

4.2 政治政策因素

行政手段在城市空间发展中的作用也非常大，主

要用以调节城市空间增长的方向，纠正城市空间扩展

的不足。具体表现在城市发展定位与目标、城市规划

引导、土地利用规划引导、空间要素配套政策的引导

等。据有关研究，“摊大饼”式城市形态模式对于100~
4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而言，会有较明显的优势，但当

人口突破 400万时，优势就会转变为劣势 [14]。成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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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就确立了向东、向南2个
城市扩展的主导方向，但效果并不明显。2000年成都

市区户籍人口335万，常住人口超过400万，中心城区

压力越来越大，采取的措施：行政中心南迁、教育医

疗机构向东迁移、第二产业外迁、在东部设经济开发

区、在南部设高新区，取得了明显效果。

4.3 经济技术因素

经济发展在对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上，主要为土

地成本、产业结构 2个方面[15 ]。土地开发成本直接影

响城市边界的扩张，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会对城市空间

形态的演变产生巨大影响，如1990年代主城区“退二

进三”的政策，将东北部的工业外迁，主要发展第三

产业。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非常大，成都在 2000年左右开展的 “五路一桥”工

程建设，有效引导了城市的发展方向；2005年开始地

铁建设，交通导向作用更加明显。

4.4 文化社会因素

“城市空间的演变是一种历史书写的结果，亦是

人类生命自我持存动态发展的成果”。因此，历史城

市格局对一个城市发展的影响非常深远，成都历史城

市的风貌虽已消失，但路网的机理仍然存在。文化传

统和社会习俗虽然不像产业、交通那样对城市空间的

影响直接而明显，但它是深入人心的一种价值取向，

间接影响着城市的空间形态。如在成都的发展中，产

生了“东穷、西贵、南富、北乱”的说法，对城市空

间的演变产生着持久的影响，1990年代开始先后实施

工业搬迁、北改工程、小商品市场搬迁等措施，对城

市空间的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

5 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影响成都城市空间演变的因

素主要有自然地理、政治政策、经济技术和文化社会

4个方面，其在实践中的影响作用，具有以下规律。

1）自然地理格局的限制会被现代城市的发展所

突破，但大山大河等巨大自然地理格局很难被突破。

2）政治政策因素中的行政中心搬迁的导向性作

用比较明显，城市规划在控制城市空间发展上效果并

不明显，但在引导城市空间发展上效果却很突出；行

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发展格局的影响作用非常明

显，尤其是功能区的设立。

3）城市开发模式在城市空间发展中仍然起着基

础性作用；交通的导向作用具有明显效果，尤其是地

铁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导向作用越来越明显。

4）文化社会的导向作用具有持久性，但也具有

可改变性，可以用现代城市文化和城市治理加以改善。

城市空间演变是城市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

“城市的空间形态基因承载着城市的历史与记忆，携

带了城市经久延续的遗传密码，蕴含了宝贵的建城经

验与智慧” [16]。因此，需要尊重城市自然地理格局、

遵循经济技术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城市文化因素，综

合运用国土空间规划、城市空间治理、城市文化塑造

等手段，才能有效引导城市空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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